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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是首都啊，谁
不愿意来？”

!"#$年 %月的一天，上海南京
路上的蓝天时装店来了两男一女三
位顾客。女顾客拿来四块料子想做
裤子。营业员一看其中两块浅蓝色
的料子不适合做裤子，可女顾客执
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
臀”的。取衣的时候，她穿着新做的
裤子蹲下、站起，照着镜子来回打
量，非常满意。后来，店方才知道，这
三位顾客是北京服装公司经理连
方、副经理兼上海迁京联络组组长
方华和业务科长万家骥。他们远道
而来当然不是为了做裤子，而是来
考察上海服装店的。

接到中央指示后，北京市政府
马上责成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
市第一商业局接洽，研究上海服装
店迁京事宜。经过明查暗访，北京
方面开列了包括“鸿霞”“造寸”“万
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
&'家服装店的名单。这些都是上海
一流的服装店，而且无一例外都开
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
当时在张丰记服装店做店员的

郑祖芳记得，(月 ')日晚上，他与
许多上海同业一起，被集合到上海
新成区区工会开动员大会。会上，
区领导动员说*“北京作为首都需要
大量的服务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繁荣北京服务业。”

当时，北京开出的条件相当优
厚。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
“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
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写
着，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
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
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家属
一年之内全部调入北京。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红帮裁

缝”踊跃报名。虽然，他们也听说北
京风沙大，气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
豆腐吃。“但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
意来？”当年在万国服装店工作的
张永福说，“刚解放，大家心气高，能
被挑上都感到很光荣的。”

迁京工作进展神速，仅仅一周
之后，区政府工作人员就帮各家店
铺打点好了行装。+' 家上海服装
店、&,-名从业人员，分两批乘着火
车浩浩荡荡来到北京。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
染、餐饮等行业也陆续来京。当年，
北京市分管这些行业的是北京市社
会福利局。据档案记载，'".$年 .

月社会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专程赶
赴上海，与有关方面洽谈照相、洗
染、理发等名店的迁京事宜。经过协
商，双方敲定将“中国”“国泰”两家
照相馆，“普兰德”“中央”两家洗染
店，“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
铭”四家理发馆迁到北京。

中国照相馆的老人儿都记得，
最初这份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
馆。一天，王崇续在街上无意中看到
中国照相馆的橱窗最精美。一打听
才知道，中国照相馆不但技术力量
雄厚，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只有三十
出头，很有发展潜力。于是，他把中
国照相馆的名字也加了进去。

'".$年 /月 $日，上海理发、
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
儿，坐着同一列火车开赴北京。随
云裳美发厅迁京的康邦章师傅记
得，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
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
经过 (,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他们
才到北京。

对于“迁京”，康师傅至今仍觉
得万幸，“原来光顾美发厅的主要是
歌女啦、舞女什么的。解放后，这些
人都没了。我们几个美发厅都开在
同一条街上，生意越来越清淡。”康
师傅说。起初，领导跟他们说是要
支援大西北，没想到最后去了北京，
康师傅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北京是

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

奋。趁着新店还没开张，他们游览了
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
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
闲适的老北京风情。
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

在眼前。半个世纪后，几乎所有老师
傅都会说到吃不惯。张永福说*“我
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
馒头、面条，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
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讲
究仪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永福出
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
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没
办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说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康师
傅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那表
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康师傅的
记忆里，那年 ',月份北京就下雪
了。“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
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
衣来的呀。”此外，冬天生炉子对于
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人也是个不
小的挑战。康师傅说：“在上海，不
管多冷也没有生炉子的习惯，北京
可不一样，取暖、做饭都靠它。”头
一回生炉子，把康师傅折腾得不
轻，任他使出浑身解数，愣是点不
着，“多亏街坊大妈帮忙，告诉我得
先放炭，点着了以后再往上加蜂窝
煤。”康师傅说。
不过面对北京人对他们的热切

期望，生活上的小小不适很快就被
克服了，赶紧把新店开起来才是大
家最关心的。当时，北京的商业街就
那么几条，让新店开在好地点，又不
能太扎堆，还真有点不容易。后来，
二商局决定把上海迁来的二十多家
服装店合并为七家，“金泰”“鸿霞”
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
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
“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
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
是挨着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
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也被安排
在王府井大街上。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

这四个迁京的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
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
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大家
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
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
意。康师傅记得直到“文革”前，“四
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五个
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
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地点就选
在金鱼胡同 ((号，原来开在这里的
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
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去了。
最好的地段都给了上海迁来的

名店，下面就要看上海师傅们的手
艺了。

上海师傅
上海迁京店铺开张后，在北京

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服
装、发型、照相手艺的精致与时髦，
北京人早有耳闻。在家门口就享受
到这些服务，大家能不乐吗？
“在‘四联’理个发要八毛钱，

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剃头挑子就
更便宜了。”'".$年在公安局工作
的王铭珍去“四联”奢侈了一把。
“那是我头一回担任一场国际会议
的保卫工作，所以我决定去‘四联’
理个发，精神精神。”王铭珍回忆，
那时候他可是壮着胆子去的。因为
在他印象里，去“四联”理发的不是
教授就是官员。一进门，理发员就
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说话都是
上海口音，跟侯宝林的相声似的，
洗头都说，‘打一打好吧？’”王铭珍
笑着说，“‘四联’从上海带来 ',把
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
服，每人八条毛巾……上海师傅活
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
也高兴。”

康师傅记得“四联”刚刚开业
的时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
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节
他们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营业，一
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夜深了，
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
的“清华池”忍一宿。可是，刚躺下
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
来，“四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
米市大街了。“东城区委一看这可

不行，赶快开门吧！”于是，康师傅
他们只好睡眼惺忪的，又干起来。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北京人有正
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
说：“那个月我挣了 '+,多块钱，都
超过处长了。”
距离“四联”不远的中国照相馆

也同样火爆。每天早上四五点就有
人在门口排队，即使下午三点就停
止发号，生意依然会持续到晚上十
点。那时候标准像、全家福、礼服照、
婚纱照，“中国照相”全都有。比起北
京的照相馆，“中国照相”的礼服更
时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讲
究。当时，人们都以有一张印有“中
国照相”字样的照片为风尚。
一位 /,多岁的老顾客回忆，当

年他去部队报到路过北京，特意赶
到这里照了平生第一张照片。为了
这张照片，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差
点没赶上火车。
上海名店不但带来了高超的手

艺，还带来了很多上海独有的经营
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协会的常华记
得，那时所有迁京店铺牌匾的显著
位置都会写着“上海迁京”四个字，
中国照相馆还把印有自己名号和价
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顾客随
意取阅，“当时他们的广告意识已经
很强了。”

做了 .,多年服装店营业员的
郑祖芳，即便已经退休十多年，仍然
保持着每天穿西服打领带的习惯。
那种老上海特有的精致已经渗透到
他的日常生活中。
不过，上海名店在北京也有水

土不服的。“美味斋”是这次迁京老
字号中为数不多的餐饮业。在上海
这家以“菜饭”闻名的饭庄，每天营
业到晚上九点还门庭若市，但到北
京以后，由于找不到更好的位置，
“美味斋”被安排在菜市口。当时的
菜市口远离闹市，每天天一擦黑儿，
大街上就没人了，而且又地处老北
京扎堆儿的北京南城，口味上很难
得到认同。开业后很长时间，饭店都
在亏本经营。不过“美味斋”咬住牙
坚持上海口味不变。渐渐地这里成
为在京南方人聚会的地方，老北京
人也愿意来尝尝鲜了。

落户北京不容易
相比商业上的成功，上海迁

京的师傅们落户京城，就不那么
顺利了。如今已经在北京生活了
五六十年的康邦章师傅，提到当
年在北京安家的过程还免不了一
肚子牢骚。

康师傅说，当年北京市福利
公司跟他们签合同时保证，家属
是城市户口的三个月内迁京，农
村户口的一年内迁京。康师傅老
家在江苏镇江农村，他爱人是农
村户口。眼看着同事城市户口的
家属都顺利进京了，他爱人的户
口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康师傅
说，同事中像他这种情况的大有
人在。事情拖了两年也没解决，大
家都不干了，甚至嚷嚷着要“罢
工”。当年康师傅正在积极要求入
党，作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及
时了解、汇报群众的思想动态。当
他把“罢工”的消息报告给福利公
司时，领导上还挺紧张的。“其实，
大家哪儿敢‘罢工’，过过嘴瘾罢
了。”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公司
终于开始认真解决家属户口进京
的事儿了。“北京这边愿意接收了
吧，农村又不放了。”康师傅说。当
年他爱人年轻力壮，在农村算个
壮劳力，农村死活不放人。即便是
这样，康师傅的爱人还办了个临
时户口，带着孩子来了北京。康师
傅记得，上世纪 ., 年代末中央号
召所有住在北京的临时户口都回
乡，他老伴带着孩子顶住压力愣
是不走。结果，扛了几个月，中央
下文件，所有在北京 ( 个月以上
的临时户口都变成正式户口。“当
年好多人顶不住都走了，幸亏我
们没走。”康师傅感到万幸。
说起自己在北京扎根的艰辛路，

康邦章感慨不已。虽说是集体迁京，
但是他们一家最终在北京有了自己
的房子、户口和工作，也着实不易。
现在问起康师傅：“您认为自己

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他还是会
陷入两难的选择，就像他的口音既
不是上海话，也不是北京话。然而，
他自幼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却没有这
种身份尴尬。他最小的两个孩子都
生在北京。“男孩叫‘京生’，女孩叫
‘京花’。这都是派出所警察给起
的。”康邦章说，“生在北京，当然就
是北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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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来了上海师傅
一件西服连改 21次仍不合身。

1956年初春，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小尼赫
鲁一纸“投诉信”递到了外交部。这已经不
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投诉了。作为
一国之都，北京的服务业确实差强人意。
当时，北京的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其中
一半是饮食业。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
担子、剃头挑子和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
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鲁

专程到上海改西服。清嘉庆年间，上海就有
专门的西服店。当年国人称外国人为“红
毛”，为“红毛”做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红帮

裁缝”。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
之称的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
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
小尼赫鲁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师傅再

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
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在给外
交部的表扬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
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
适、挺括的。
“红帮裁缝”为新中国挽回了面子，但

偌大一个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
了高层的关注。1956年为了“繁荣首都服
务行业”，中央决定迁上海名店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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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由四家迁京上海名店联合

而成的"四联理发店#是当时北京

最著名的理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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